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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矿长到古生物学者：郑晓廷和他的天宇博物馆天宇博物馆博物馆筹建于2003年，由归来庄金矿出资5000万元建设，之后几年，金矿不断出资征集化石和矿物标本，陆陆续续的投资加起来已近4亿元。郑晓廷说，他向县里保证，建博物馆的钱全由金矿负担，金矿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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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宇博物馆
博物馆筹建于2003年，由归来庄金矿出资5000万元建设，之后几年，金矿不断出资征集化石和矿物标本，陆陆续续的投资加起来已近4亿元。郑晓廷说，他向县里保证，建博物馆的钱全由金矿负担，金矿每年上缴利税一分不少，因此得到了县政府的支持。归来庄金矿是县里的支柱企业，每年上缴利税是县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县政府的支持同样来自对郑晓廷本人的信任，郑晓廷是归来庄金矿的第一功臣。1991年，担任平邑县下辖仲村镇党委书记的郑晓廷被任命为金矿筹建组组长，那一年县里刚刚探明了金矿储量34.8吨，原本应由国家直接投资开矿，但县里希望自己建矿，于是找到郑晓廷。郑晓廷虽是初中肄业文化水平，但他从小就爱琢磨，善于动手，刚参加工作时他是一个锅炉工，没干多久就毛遂自荐要改造锅炉，并且一举成功，之后历任针织厂厂长、县经委副主任直至镇党委书记。开矿对于当地人来说都是外行，当时国家计划投资8500万元，用3年建成选矿规模350吨/日的矿山，但郑晓廷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建成投产。“成功就成功在敢于实践。我什么都不懂。”郑晓廷说，“因为不懂，所以不受束缚，所以可以大胆地学习和借鉴其他矿山和企业的成功经验。”归来庄金矿采用的是全泥氰化提金冶炼工艺，这种工艺的最大难度在于尾矿处理。在磨矿阶段，为了提高金的回收率，矿石粉碎得越细越好，但这样就使最后污水处理阶段的难度加大，造成泥水难以分离。郑晓廷几乎跑遍了全国同类型的所有矿山，都是以水库的形式存放废水，无法避免渗漏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归来庄金矿位于浚河上游，尾矿处理问题更加严峻，郑晓廷敢于突破常规，创造了一种“全泥氰化尾矿压滤滤饼干式堆存滤液循环利用提金工艺”，采用新技术置换废水中的金属物质，泥水分离后，废水流回生产线，形成闭路，按郑晓廷的说法，“从建矿到现在没有排放一滴废水”。“当时一切都是突破常规，按照现在的标准都是违反生产规程的。”郑晓廷说，设计好这套工艺后，他就冒险在实验厂里进行试验，最终成功了，并且在国家对此项提金新工艺进行审查鉴定的过程中，当时国家黄金局总工程师杨大礼评价说这是当时“世界一流”的氰化尾矿处理工艺。这种新工艺由国家冶金部进行推广，要求全国所有的全泥氰化提金工艺厂必须采用这种尾矿处理方法。1995年，这一工艺获得了国家环保部门颁发的科技进步三等奖，除了郑晓廷之外，当年获奖的全都是各地的科研院所，这让他特别骄傲，并且这项成果在次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2009年，归来庄金矿被山东黄金集团并购，郑晓廷也离开了矿长的职位。在此之后，天宇博物馆失去了资金来源，征集化石的工作也基本上在此中止。目前博物馆以门票收入和销售纪念品来维持日常开支，每年只能勉强持平，尤其是近些年一些大城市纷纷实施博物馆免费入场的政策，让郑晓廷觉得更加尴尬。博物馆也很难获得其他企业的资助，郑晓廷说，曾经有一两个企业家打算资助天宇博物馆，但前提是把博物馆开到北京和上海，被郑晓廷拒绝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徐星告诉本刊记者，曾经有几个国外的学者向他打听，能否在天宇博物馆谋得一个职位，长期驻扎在博物馆进行研究，“我跟对方说，一个外国人在平邑这个小县城可能很难长期生活”。在北京、南京等地的国内学者也只能到天宇博物馆进行短期研究，徐星说：“如果以我入行到退休所做的研究量计算，天宇博物馆的馆藏量够三代研究员进行研究。但化石只是研究的基础，很多研究需要依靠仪器和技术，这在平邑是实现不了的。”
左、右图：天宇自然博物馆的矿石藏品
带着古生物起源的影子
郑晓廷已经在《科学》、《自然》等自然科学界的顶级刊物上发表了10多篇学术文章，其中大多数文章里他都是第一作者。徐星和郑晓廷多次合作发表论文，他说：“在古生物学研究里，化石的采集和修理占到50%的工作量。采集化石信息的工作有时简单，有时需要借助复杂的仪器设备，也要求助于其他领域的专家，在对信息进行解释时，需要使用古生物学的表达方式，使用科学语言进行描述。在对博士的培养中，学科语言和逻辑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显然，郑馆长在这一方面肯定做不到，但他对化石常常有很好的想法，他非常熟悉鸟的骨骼特征，对标本也非常熟悉。古生物学是证据科学，不缺乏理论，需要的是找到相关的化石证据。在我们一起署名的文章里，我的工作是帮他把思想表达出来。”
“郑馆长身上带着古生物学最早起源时的影子。”徐星说。古生物学的发展最早出现在欧洲的有闲阶级中，这些人物质上得到了满足，因为好奇和兴趣开始挖化石，了解生物。郑晓廷就是凭借着对鸟的喜爱开始了研究之路。他从动物解剖开始研究鸟类。市面上关于鸟类解剖的书很少，他把人体解剖和其他动物解剖的书籍全买回来研究，自己动手杀鱼、杀鸡，解剖乌龟，解剖鸽子、秃鹫，甚至几千块钱一只的鸵鸟都解剖了6只，包括价格更贵的鸸苗，郑晓廷也都解剖过。徐星说：“解剖课应该是
古生物学研究重要的基础课，但因为经费有限，国内的解剖课被大大简化了，不可能让每一个学生都去解剖一只鸸苗。”郑晓廷把标本对照着书本仔细分析，有些骨骼被他拿铁丝串起来，放在手里不断观察、摩挲，有些复原成了骨架，摆在资料室里进行研究。徐星说，郑晓廷对现生鸟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很多专业学生，他对不同鸟类幼年、成年的胸骨等结构的差异非常熟悉，这也有助于他理解鸟的身体发育对生殖、飞行等方面的影响。除了研究现生鸟的骨骼，郑晓廷的大量时间都用在钻研化石上。一开始他把馆藏的化石从不同角度都拍了照片，洗出来装了几十本影集，来回翻着看，现在照片都录入电脑，他几乎每天一上班就对着屏幕一张一张地研究。
郑晓廷说，开馆之后，他买来达尔文的书看，看了几本之后，就准备开始写书。“我没有任何思想包袱，就是喜欢幻想，我觉得达尔文进化论解决不了生物起源的问题，就决定自己写一本。”一年时间，他写了一本名为《地球生物起源》的书，主要观点是很多物种在起源之初就与现在具有相同的生理结构，因此他推测进化论不可靠。写完之后他到处找出版社出版，“很多出版社的编辑都问，你的文章曾经发表过没有，发表过意味着得到了专家的肯定，这让我认识到被主流学界认可的重要性”。自费出版了第一本书之后，他开始和国内外一些科研院所联系，希望和他们建立合作关系，促进自己的研究。今年3月17日，郑晓廷作为第一作者，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早期鸟类卵泡揭示鸟类生殖演化》的文章，主要内容是关于中生代鸟类化石中发现了成熟卵泡。“有一次专家来馆里搞研究，我把自己发现卵泡的想法说了出来。专家说，首先你要证明有外壳存在，我研究了一段时间，找到了。专家又说，必须让世界上最著名的植物专家排除这是植物的可能，当时恰好瑞典斯德哥尔摩自然博物馆的古植物专家傅睿思来我们博物馆，我让他帮我做了鉴定，证明这不是植物种子。”郑晓廷说，按照专家的意见完成了两方面的分析后，他的观点通过其他人的帮助得以表达出来。
第一本书出版后，郑晓廷觉得写得不够严谨，于是开始写第二本——《鸟类起源》，这本书讨论了鸟类起源过程中各种器官结构的变化规律。徐星说，这本书已经有了很大的学术价值，他甚至可以在论文中对该书的内容加以引用。为了感谢郑晓廷对古生物学界做出的贡献，徐星将一种新的恐龙物种命名为“郑氏晓廷龙”。“发现这一物种的意义在于，它可能会改变始祖鸟作为鸟类起源的地位，始祖鸟在演化树中的位置将更接近于恐龙类。在化石标本中发现新物种的文章有很多，但并不是都能在《自然》、《科学》等杂志上发表，郑晓廷的文章之所以被采纳，是因为这些论文有可能成为里程碑式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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